
贺龙入党寻找新的革命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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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卫惠笈

党内第一个使用
“纸老虎”概念的

领导人

晓

秋
收
起
义
时
期
的
党
旗

“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

头 。 匡 庐 一 带 不 停 留 ， 要 向 潇 湘

直 进 。 地 主 重 重 压 迫 ， 农 民 个 个

同 仇 。 秋 收 时 节 暮 云 愁 ， 霹 雳 一

声 暴 动 。” 这 是 毛 泽 东 《 西 江

月 · 秋 收 起 义》 的 诗 句 ， 它 描 述

了 湘 赣 边 界 秋 收 起 义 的 情 景 。 当

时 参 加 秋 收 起 义 的 武 装 统 一 编 为

工 农 革 命 军 第 一 军 第一师，毛泽

东 任 师 长 。 为 了 亮 出 “ 我 们 应 高

高 打 出 共 产 党 的 旗 子 ” 的 鲜 明 立

场 ， 毛 泽 东 提 出 起 义 应 该 打 出 一

面 自 己 的 旗 帜 ， 并 责 成 工 农 革 命

军参谋何长工具体负责。

这 面 旗 帜 用 一 大 块 鲜 红 的 布

制 成 ， 旗 面 中 央 是 一 个 黄 色 的 五

角 星 ， 在 五 角 星 的 中 心 则 是 镰 刀

和 斧 头 ， 在紧靠旗杆一条 10 厘米

宽 白 色 旗 裤 上 ， 赫 然 写 着 “ 中 国

工 农 革 命 军 第 一 军 第 一 师 ” 的 番

号 。 这 面 旗 子 ， 既 可 以 理 解 为 党

旗 ， 也 可 以 理 解 为 军 旗 。 从 此 ，

我们 的 党 有 了 自己的旗帜，表明

了 中 国 工 农 革 命 军 不 同 于 国 民 革

命 军 ， 它 是 中 国 共 产 党 独 立 领 导

的 工 农 革 命 武 装 力 量 ， 标 志 着 中

国革命必将走向胜利。

（摘自 2013 年第 7 期 《中国档

案》，原标题为 《中国共产党早期

党旗式样》）

1921年，贺龙率部驻防桃源，常

和桃源县的一些知识界人士接触。

当时的桃源，受五四运动影响，新

文化运动颇为活跃。桃源有两所著

名的学校：桃源女子师范和省立第

二师范。这两所学校中的一些知识

分子，在毛泽东等发起的新民学会

影响下，开始探索马克思主义，传

播救国救民的真理。这两所学校的

校长彭施涤、田佐汉、陈伯陶都是

贺龙的座上客。贺龙对彭施涤的革

新 精 神 和 女 师 的 爱 国 行 动 十 分 钦

佩，不仅经常予以物质上的援助，

而且把自己的妻子向元姑、女儿贺

金莲送进了这所学校读书。

9 月，贺龙的司令部里来了两位

客人。一位是介绍他加入中华革命

党的老师陈图南，另一位是陈图南

在日本的同学花汉儒。好客的贺龙

留他们在桃源住了两个星期。白天

陪 他 们 同 游 桃 源 ， 指 点 江 山 ； 晚

上，与他们灯下同坐，纵论天下大

事。这两位客人各有自己的哲学观

念和政治主张。陈图南大谈俄国克

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他认为孙

中 山 的 平 均 地 权 虽 然 不 错 ， 但 权

力、政府是产生一切罪恶的根源，

将来的中国必须建立一个没有政府

的“自由”社会。花汉儒则向贺龙

宣 传 苏 俄 的 社 会 主 义 。 他 告 诉 贺

龙，苏俄在列宁领导下已经打倒了

沙皇，建立了工农兵苏维埃。五四

运动说到底是在苏俄十月革命影响

下产生的。苏俄的路是工农当家作

主的路，也是中国要走的路。这两

个人观点截然不同，他们时常争论

不休，甚至弄得面红耳赤。

这两个人宣传的东西，都是贺

龙从来没有听到过的，因而引起了

浓厚的兴趣。对于他们的争论，他

听得格外仔细，还不时插嘴问些弄

不清的问题、名词术语什么的。他

觉 得 ， 陈 图 南 讲 的 ， 仅 是 一 种 想

法，似乎根据不足，颇似空想。理

论上说得好听，事实上很难做到。

花汉儒说的，却是一个国家已经做

过的，是实实在在的现实，尽管这

个国家实际情况到底怎样，他不清

楚。他多次请花汉儒具体介绍苏俄

革命情况。花汉儒告诉他，俄国革

命是一个叫布尔什维克的共产党领

导的。

贺龙问花汉儒：“世界其他地方

有没有这样的政党？”

花汉儒说：“有，全世界有一个

总的国际党 （即共产国际——笔者

注）。”

“中国有没有？”

“中国有许多共产主义小组，刚

刚成立了共产党。”花汉儒回答，并

对贺龙说，“云卿兄，带队伍光有人

和枪还不行，还必须有一个党来作

靠 山 ， 那 才 稳 当 ， 有 方 向 ， 有 力

量。”

这是贺龙平生第一次听到共产

党，听到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在他

的思想上引起了很大震动。他后来

回忆说：“谈社会主义的，我听得条

条有道理。我就问花汉儒，有没有

谈社会主义的书，他找了一些书念

给我听。过了几天，我又问他，有

没有这样的党，他说有个国际党。

我对于这个印象是很深的。对于我

的思想是一个很大的启发。他们讲

的党，对我很有帮助。这时候，共

产党在我脑子里印象就相当深了。

自从我知道了共产党，我就注意找

共产党了。”

1926 年 8 月下旬，贺龙率师攻克

慈 利 ， 月 末 进 入 津 市 、 澧 州 。 这

时，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派共产党

员周逸群为队长，以共产党员为骨

干组成的“国民革命军左翼军宣传

队”来到第九军第一师。

两 人 一 见 如 故 。 贺 龙 笑 着 说 ：

“很对不起你哟，在铜仁的时候，我

们的部队吃了你家谷仓里好多谷子

呀！”

“不要紧嘛。”周逸群大笑，“我

家 的 谷 子 ， 只 怕 革 命 军 吃 得 太 少

了。越吃得多，越好打仗啊！”

贺龙伸出三个手指头说：“30 多

大担啊！我们刚到铜仁，正碰上缺

粮，幸好你丈人老子大方，听说我

贺龙缺粮，要多少挑多少，还不要

过秤。”

“这 完 全 应 该 嘛 ！” 周 逸 群 说 ，

“我家的谷子都是农民种的。看来铜

仁的农民运动不兴旺，否则，这些

谷子应该没收，全部交给你们吃。”

听 周 逸 群 这 么 说 ， 贺 龙 心 想 ，

听说黄埔军校，特别是青年军人联

合会里有不少共产党，周逸群可能

就是个共产党。但他不便直接问人

家，那样太不礼貌了。他眨眨眼，

问道：“逸群先生，我在铜仁看见过

你寄回去的材料，知道黄埔有个青

年军人联合会，不知这个组织是国

民党的，还是共产党的？”

周 逸 群 没 有 正 面 回 答 ， 只 是

说：“青年军人联合会反对孙文主义

学会，反对军阀，反对独裁呀！”

“他肯定是个共产党。”贺龙这

样想，于是，坦诚地提出了一连串

的问题，诸如，革命政府怎样领导

军队？国民革命军为何要设立党代

表、政治部和政工人员？宣传队的

宗旨是什么？周逸群十分认真地作

了详细回答。从他的回答中，贺龙

听到了许多带兵以来从未听过的新

鲜事，感到十分兴奋。

第 二 天 ， 贺 龙 召 开 欢 迎 大 会 ，

把 周 逸 群 和 宣 传 队 介 绍 给 全 体 官

兵 。 周 逸 群 在 一 师 同 贺 龙 朝 夕 相

处，对贺龙思想影响很大。贺龙感

到，周逸群确实是个人才，如果按

照他讲的一套来治军，不仅部队能

改造好，而且革命也有了办法。他

觉得一条新路就在脚下了。

贺 龙 想 写 一 段 新 的 历 史 。 1914

年，他参加中华革命党。1919 年 10

月 ， 中 华 革 命 党 改 组 为 中 国 国 民

党，他没有参加，而是想参加已经

找到的共产党。他把这个想法告诉

了 周 逸 群 。 当 时 ， 中 共 中 央 有 规

定，在友军内部不准吸收高级军官

入党。周逸群当然不敢贸然表态。

他对贺龙说：“共产党是不关门的。

只要够条件，时机一到，一定会有

人来找你的。”但是，贺龙这个人，

只要他认定是正确的东西，是必须

追求的，不达目的誓不罢休。要求

加入共产党也一样。他并不因为周

逸群的婉言而停止、等待，而是不

断地要求。

1927 年 7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

委、军委书记周恩来专程登门拜会

了贺龙。贺龙、周逸群热情地把他

迎 进 屋 里 。 周 恩 来 握 着 贺 龙 的 手

说：“我来拜访你，不是礼节性的，

开门见山吧。我是找你商量起义计

划的。我们立刻谈行吗？”

贺龙请周恩来就座。他让送茶

的副官离去，自己接过一杯茶，恭

敬地送到周恩来面前，说：“好极

了。周先生，请坐下谈，我洗耳恭

听！”

周 恩 来 笑 了 起 来 ， 指 着 贺 龙

说：“洗耳恭听是不够的。你是大将

军，光动耳朵怎么成？还要动手动

脚动枪动炮呢！”

贺龙听到了大笑起来。

周恩来对贺龙说，昨天，根据

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了中共前敌委员

会 ， 决 定 7 月 30 日 晚 举 行 武 装 起

义。周恩来详细讲述了经过前敌委

员 会 讨 论 过 的 起 义 计 划 及 有 关 问

题。最后说：“贺龙同志，我想听听

你的意见。”

贺龙说：“我完全听共产党的命

令，党要我怎么干就怎么干。”

周恩来点头说：“共产党对你下

达的第一个命令，就是前委任命你

为起义军总指挥。”

贺龙一惊。什么？起义军总指

挥？他知道到南昌来参加起义的部

队，除了二十军以外，还有叶挺领

导的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朱德领

导的第三军军官教导团，等等，他

们都是共产党员，我怎么能担得起

这个总指挥呢？他坐不住了，站起

来说：“我还没有入党……”

周 恩 来 打 断 了 他 的 话 ， 说 ：

“党是相信你的，你刚刚讲过完全

听共产党的命令，怎么第一个命令

就……”

“好，我服从。”贺龙马上表态。

“这就对头了。”周恩来高兴地

说：“南昌守军有 3000多人。朱培德

的第五路军总指挥部警卫团还是很

有战斗力的。我们决定由叶挺同志

任前敌总指挥、刘伯承同志任参谋

团团长，想请你和伯承同志一起定

一个具体作战计划。我想，起义军

总指挥部和参谋团就设在你们二十

军军部。你看，可以吗？”

贺龙说：“好，一切服从命令。

只是要快，我们这场戏是杨排风上

阵，连烧带打呢！”说得大家哈哈

大笑。

贺龙后来对他的部下谈及这次

会面时说：“我遇到了真正的共产党

员，他说，人要有阶级觉悟，又有

阶级观点、阶级立场。要学会善于

运用阶级分析来认识事物的本事。

他的话，对促使我的思想觉悟起了

决定作用。”

就 这 样 ， 贺 龙 和 周 恩 来 、 叶

挺、朱德、刘伯承领导了推迟到 8月

1日凌晨举行的南昌起义。

南昌起义的考验进一步证明了

贺龙对党的忠诚。不久，贺龙终于

如愿以偿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风云

变幻的时刻，一个不是共产党员的

高 级 将 领 ， 能 有 这 样 的 革 命 坚 定

性，的确是难能可贵的。贺龙用自

己的行动，书写了可敬的历史，使

处于危难之中的中国共产党人看到

了他对共产党领导的真诚接受，看

到了他那种革命的坚定性，看到了

他那颗火热的心。

（摘 自 1999 年 第 8 期 《支 部 建

设》，原标题为 《十年征战 十年探索

——贺龙要寻找新的革命之路》）

1934年 10月，红军主力8.6万人跨

过于都河，从这里踏上二万五千里长

征的第一步，开启了人类历史上前所

未有的壮举。当年，整个中国的革命

事业命悬一线，危在旦夕。是长征拯

救了革命，是历史选择了于都。

一次抉择：中央红军主动长征。

1933 年 9 月，国民党集中优势兵力，

并聘请了外国军事顾问团，向中央苏

区发动了第五次“围剿”。而中央苏区

一方，则在“左”倾领导人的错误领

导下，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使红

军在战略上完全陷入被动。在错误的

军事思想指挥下，处于劣势的红军与

敌人拼起了消耗，红军战士虽然浴血

奋战，但第五次反“围剿”还是面临

失败，中国革命陷入严重的生存危

机。到了1934年4月至5月，广昌、会

昌、建宁等地先后失守，中央苏区南

北门户大开。面对国民党军的步步紧

逼，红军只有主动撤出中央苏区，突

围转移到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

合，才能跳出敌人的包围圈，重开革

命新局面。然而，此时突围已不是一

件易事。东线，敌东路军威逼中央根

据地的东大门福建长汀；北线，敌北

路军集中兵力加紧“围剿”，逐渐推进

至兴国、宁都、石城一线，瑞金已成

为敌人重点监视地域，红军主力根本

无法在这些地方集结；西线，有大山

和隘口阻隔，不利于大部队行动；惟

有南线，红军与粤军陈济棠进行过秘

密谈判，达成了“停战借道”协议，

如果经过，不会有大的战事发生。因

而，位于中央苏区西南角的于都，进

入了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的决策视野。

于都地处中央苏区西南角，是中

央苏区的中心腹地，在地理位置上处

于相对中心的位置，距瑞金、兴国均

为88公里，距宁都99公里。于都县城

距离信丰、安远间的敌第一道封锁线

较近，抄小路仅 90 公里。从于都出

发，部队可以快速到达预定地点，突

破敌人的封锁线向西转移。当时，红

军主力大都在兴国、宁都、石城、长

汀一带作战，于都显然是前线部队快

速撤离、集结的理想地域。并且，当

时战火尚未烧到于都，中央红军集结

于都相对安全。于都在反“围剿”中

不是主战场，境内多为丘陵地带，既

隐蔽又开阔，山水相连、民风淳朴，

有利于大部队行动、宿营、隐蔽、休

整。最重要的是，于都是中央苏区赣

南省委、省苏维埃政府和赣南军区所

在地，是中央苏区的全红县、大后

方，政治、物质条件都很好。从政治

条件看，红军在于都集结，能满足保

密等政治需要；从物质条件看，于都

相对周边县稻米充足，同时人口众

多，可从人力、物力方面给中央红军

以足够的补充。

一个秘密：30 万于都人共同保

守。 1934年 10月 8日至 17日，中共中

央、中革军委以及红军主力部队分别

从瑞金、兴国、宁都、石城、长汀等

地陆续抵达了于都县城，8.6万人的中

央红军部队，在这里集结休整，并且

还要不动声色地进行秘密转移，这对

于当时拥有 34 万人口的小县城来说，

压力非同小可。

根据红军回忆录，红军渡河是在

10月份，当时于都河处于枯水期，平

均水深为 1到 3米。所以，红军从于都

的8个渡口出发时，有5个渡口是搭设

浮桥。根据最新的研究，红军渡河的

意图，其实也为敌人所知晓。他们料

定红军会从西南方向突围，于是在沿

途布下了重重封锁线。为了监控红军

的动向，敌人的飞机也时常在于都上

空盘旋。为使渡河行动不被敌军发

现，所有行动只能在夜间秘密进行。

从 1934年 10月 17日夜间至 20日，在 4

天的时间里，红军每天下午 5 点开始

架设临时浮桥，通宵渡河后，第二天

早上 6 点半之前又将浮桥拆除，反复

拆搭有 15次之多。为了不留痕迹，红

军夜间渡河时，每个连队只配发 4 个

火把，早上还要把河滩上的脚印清

除掉。

在 34 万于都人民的紧密配合下，

8.6万人的中央红军渡河时敌人竟毫无

察觉。直到突破第一道封锁线后，敌人

才知道红军已经向西南突围。这段历史

被后世誉为“30万人共守一个天大的

秘密”。

一双黄麻鞋：承载红军的牺牲精

神。在于都县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

馆陈列的藏品中，有一双绑着毛线球

的草鞋。这双鞋是一位老红军的未婚

妻为其编织的。这位于都老红军叫作

谢志坚，在他跟随中央红军出发长征

的前夕，他的未婚妻春秀送给了他一

双鞋。鞋是由黄麻编织而成的，质地

柔软，非常经久耐穿。

对 他 而 言 ， 这 双 鞋 异 常 珍 贵 ，

所以在长征途中他不舍得穿。总共

才 穿 过 两 次 ， 但 这 两 次 意 义 非 凡 。

第 一 次 是 在 红 军 巧 渡 金 沙 江 的 时

候。金沙江江岸的当地老百姓热情

地欢送红军过江，不禁让他回想起

于 都 贡 江 边 乡 亲 们 十 送 红 军 的 场

景，想起了春秀，于是他乐滋滋地

穿上了它。另一次则是在强渡大渡

河时，由于战斗非常激烈，随时有

牺牲的危险。他当时想，就算是死

了也不能和春秀亲手做的鞋分开，就

这样他第二次穿上了它。幸运的是，

在这次战斗中他没有牺牲。新中国成

立后，他带着这双鞋回来找春秀。令

人唏嘘的是春秀在红军长征后不久，

就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了。

20世纪80年代，在他把鞋捐给纪

念馆的前夕，他亲手把毛线球绑在鞋

上，以缅怀自己的未婚妻。最让人动

容的不是他们的爱情，而是他们为了

国家、为了红军舍去相聚团圆，投身

于革命中去。这种成全大我牺牲小我

的精神，存在于每个红军战士的生

命里。

一艘渔船：承载于都人民的红

土情怀。 “曾大爷捐寿材搭浮桥”的

故事可谓家喻户晓：长征出发搭设浮

桥时，能用的木材都用尽了，这时一

位姓曾的老大爷将自己百年后用的棺

材板也拿了出来……如今，在于都县

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内还陈列着

搭浮桥用的门板、渔船，还有船篙。

而其中的渔船和船篙，一样有着一段

感人至深的故事。

1934年 10月 16日，正在于都河鲤

鱼潭河段撒网捕鱼的李声仁几人被红

军招呼到岸边，并被告知说：“我们有

大批队伍要在晚上渡过河去打国民党

反动派，想请你们帮忙渡河。”当听说

是自己的队伍要渡过河去打“白狗

子”，李声仁心里高兴极了，二话没

说，当即答应下来。下午 5 时，李声

仁和父兄等人就把十几条渔船撑到鲤

鱼潭河段的北岸 （也就是当年中央红

军长征渡河出发的 8 个渡口之一，位

于于都县罗坳镇的石尾渡口）。6时左

右，红军分批依次登上了他们的渔

船。李声仁和妻子同撑一条大渔船。

他在船头撑，妻子在船尾撑。当时的

于都河有 600 余米宽，且河水湍急，

波涛汹涌，最深处有 20多米。同时又

在晚上，必须全神贯注，奋力撑船，

稍不注意就会翻船。当他们把这支红

军队伍全部送过河时，已是凌晨 4

时了。

第 3 天，又有一批红军队伍要渡

河，李声仁和父兄等人从晚上 7 时开

始，将一船又一船的红军官兵送过河

去。当时，由于情况十分紧急，他们

一直没有休息，直到早晨 5 时才把红

军全部送完。虽然这时他们个个累得

骨头像散了架似的，但他们心里却充

满了自豪与喜悦。当时，他们也不知

道渡送的是哪支红军队伍，后来才知

道是红军中赫赫有名的左翼后卫红 5

军团第 13师。红军渡河不久，国民党

反动派就占领了于都，并开始疯狂地

搜捕李声仁等送红军过河的船工。为

了躲避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他们只

好远走他乡，常年隐姓埋名漂泊在江

西 泰 和 县 、 万 安 县 、 赣 江 十 八 滩

一带。

（摘 自 2016 年 第 10 期 《时 代 主

人》）

□ 何立波

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内论

述 “ 纸 老 虎 ” 问 题 最 深 刻 、

最全面的领导人，但毛泽东并

不 是 党 内 第 一 个 提 出 “ 纸 老

虎”概念的领导人。 党内第一

个提出“纸老虎”概念的领导

人是蔡和森。 1922 年 9 月 20

日，蔡和森在 《向导》 周报第

2 期上发表 《武力统一与联省

自 治—— 军 阀 专 政 与 军 阀 割

据》，批评一些只知空发议论貌

似强大的“政治家”或“政论

家”时，第一次使用了“纸老

虎”的概念。

他说：“自来一班与群众

隔 离 的 政 治 家 或 政 论 家 他 们

简 直 不 知 道 或 者 不 承 认 有 群

众 的 势 力 ， 所 以 他 们 不 谋 勾

结 或 利 用 旧 势 力 便 想 求 助 于

外 国 帝 国 主 义 者 ， 不 是 发 表

些 蔑 视 群 众 、 谩 骂 工 人 兵 士

的 怪 议 论 ， 便 是 想 出 些 上 不

靠 军 阀 下 不 靠 民 众 的 智 识 者

的纸老虎或乌托邦。”

（摘自 2011 年第 7 期 《党
史博览》，原标题为 《最早的
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周
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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